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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緬 嚴 雋 同 先 生 
 
 
 
 
 
 
 

                      

 

 

 

 

 

  
 

 懷念好友雋同 施常昭 

 

同走了，而又走在我們同遊的時候。他走
的那麼突然，而我們在他身邊卻又束手無策、
回天乏力，真是讓人多痛心，不勝傷感。 

 四十年來和他的交往，現在又歷歷如數出
現在我眼前。還記得當年參加他和愛華的婚
禮，他那老實的容貌、慎謹的個性，到現在還
都深植我心中。 

 中文學校創校的日子裏，任何做事出力的
時候，都見到他的身影，他那默默耕耘的個
性，讓人難忘。諸如他身兼教務、訓導及老師，
但當時教材缺乏，他不辭辛苦，每晚自編自
訂。爾後多年又是常任代課老師，均鮮為人知。 

 康谷華協的成立，他是理事，平時開會他
少開口，但是一旦發言，言必有物，定是好建
議，全部理事都會無異議通過。 

 近年來，我們兩對夫婦，每每是同進同
出，兼同遊夥伴。這份朋友感情的建立是長遠
永恆，無與倫比。 

 倏那，雋同離開了我們，我不知用什麼字
眼來形容我的失落、我的傷痛，所幸他走得平
平靜靜、安詳無憾。但他的為人處事的哲理，
是我的典範，為我所景仰。 

 

   
雋同先生，千橡中文學校、康谷華協創辦人之

一。他的貢獻，為學校、華協及華人社區奠定了良

好的根基，樹立了卓越的風格。他的離去是我們社

區的損失，但他的人格身影，將長留在我康谷，為

華人所景仰，是華人的典範。 

緬懷追思，錄下他的好友所敘述的片段和一篇嚴

公的旅遊詩。 
                       林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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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長 
                懷念好友嚴雋同 (Tom)       張棠 

今年三月中，我和老關出發去馬來西亞參
加同窗會，第二天 Tom 和 Ivy 夫婦也和千橡友
人前去東歐旅行，想不到這一別，竟會是永別。 

四月七日，Ivy 的哥哥從香港打電話來，
告訴我們 Tom 在匈牙利病逝…我們驚嚇得說
不出話來，腦中一片空白，這怎麼可能呢？Tom
一向身體健康，無病無痛，怎麼會好端端的不
辭而別呢？我們這才明白「晴天霹靂」和「驚
呆了」是什麼樣的滋味。 

1980 年底，我和老關到千橡定居，在中文
學校認識了嚴雋同  (Tom)、羅愛華  (Ivy)夫
婦，以後和他們一起並肩合作，在「康谷」提
倡華文教育和發揚中華文化，大家從千橡文化
協會淡出以後，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千
橡聯誼社」，大家唱歌跳舞講笑話，使平淡沉
悶的「空巢期」變得豐富多姿起來。 

Tom 給人的最初的印象是「老古板」，他
的生活不是科學就是工程，但他在「中文學校
之後」的表現卻不能不叫人跌破眼鏡，刮目相
看。他的兩位公子 Alfred 和 Steven 在追思禮
拜中特別提到：「萬萬想不到他們的父親會忽
然唱歌，跳舞，周遊世界，寫旅遊詩，在千橡
雜誌發表。」他的「新生活」不只體現出他有一
顆活潑年輕的心，更是他對夫人羅愛華深情熱愛的
表現，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吧！。 

Tom 和 Ivy是在千橡一見鍾情而締結良緣
的。Ivy 秀麗端莊，心地善良，賢淑能幹，是
名門之後，祖母和姑母都是廣州和香港「真光」
中學校長，所以 Ivy 到千橡 CLU 留學，據說中
文學校校長施常昭 (Pearl)是他們的介紹人，這
也就是他們襄助黃校長，一起創辨中文學校和
中國文化協會的緣起。 

雖然 Tom 和 Ivy 是千校中文學校的重量級
人物，蓽路藍縷，辛勤開墾，是永遠的義工，
但他們謙虛為懷，不居功，不求名利，默默耕
耘，是最難能可貴的君子典範。 

Tom 的謙虛確是世所罕見的。Tom 出自鼎
食之家，嚴家在江蘇木瀆富甲一方，嚴家精美
的庭園，現已修建成觀光景點，Tom 的父親更
是臺灣經濟奇蹟的推手，貴為總統的嚴家淦先
生。Tom 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因他謙

讓的個性，在木瀆嚴家子孫名單中居然獨缺他,
幸被黃校長 Pearl 發現，通知主管單位才將他
的名字加了上去。 

Tom 事親至孝，嚴總統晚年，臥病榮民總
醫院多年，雖有國家派來的醫護人員日夜護
理，但 Tom 全家每年必回臺親奉湯藥，他父親
去世後，他更時時回臺長住，照顧年邁的母
親。有一年他和千橡友人去江南旅行，路過木
瀆，參觀嚴家花園（端園），回來後他自動上
臺，在千橡聯誼社中講述他參觀嚴家花園的經
過，敘述之詳盡，幾達一小時之久，使人驚異
萬分，一致認為這是認識 Tom 以來，他說話最
多的一次，可見他到木瀆之後感觸之深了。 

Tom 是謙謙君子，他沉默寡言，平日不多
言語，但在重要關頭，一定會挺身而出，言必
中肯，十分有見地，所以在紛紛揚揚的場合，
總是他「一言定天下」。他對自已的看法，十
分執著，我從未見他被人左右過。 

寡言少語的 Tom，極富幽默感，常常會突
然冒出一句話來，叫人捧腹不已，但又不能不
佩服他的急智。我最記得有一回我和 Ivy 聊
天，談到我們在蛇年年尾出生的人，會不會因
蛇尾細小而運勢較弱，Tom 在旁，突然冒出一
句：「你們是響尾蛇呀！」聽得我們哈哈大笑，
欣慰不已。 

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我是直來直
往，言多必失的人，如我說話過份，有所得罪，
他一定會好言相告，從不記仇，所以我非常感
謝他的正直和諒解。 

作為 Tom 的朋友確是非常幸福的，他博學
多聞，凡是有關生活、法律、電腦等的難題，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活字典，就是 Tom，他提供
的意見一定平實中肯。我們有事請他幫忙，他
從不推拖，一定會做得盡善盡美，他是一個最
值得信賴的朋友。 

Tom 的早逝是朋友們的損失，也是千橡華人
社區的損失。但我相信，他個人是沒有遺憾的。
他七十大壽時，我寫打油詩為他賀壽，其中有「妻
賢子孝」 之句，似乎深得其心，他曾和我提過
好幾次，相信我這肺腑之言，正是他最引以為傲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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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在千橡精心播種和灌溉的華文教
育，己長成濃蔭大樹，華人子弟，在橡樹之下，
弦歌不輟。長子慶鈞住在千橡，熱心助人，一
如其父，次子慶燊有兩子，衍康三歲，衍光一
歲，聰明可愛，到灣區去含飴弄孫，是嚴家二
老近年的最愛。 

正如林志中在嚴雋同先生追思禮拜中之
所寫：「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在布達佩斯的
旅遊途中，意外生病，讓他離開親朋好友，雖
是一個晴天霹靂，但他走得平平靜靜，安詳無

憾。終其一生，其行為準則為人所共仰，乃大
家的典範。」 

美好的仗已經打完了！Tom，安息吧！你
的朋友，莫不以你為榮，我們會永遠的懷念
你。詩云：謙謙君子，正直剛強。妻賢子孝，
福澤千橡。 

雲山蒼蒼，江水泱決。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註。 
 

註：「雲山蒼蒼，江水泱決，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句，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摘錄自嚴公詩篇  

土耳其，伊斯坦堡 
市區分佔在兩洲，西在歐洲東亞洲； 

世界戰略之重鎮，黑海出入之咽喉； 

著名室內大商場，七十巷道難走全； 

金銀飾店佔大部，皮衣皮襖質地柔； 

東正教派與回教，曾經相繼為主軸； 

兩種教堂毗鄰建，宏偉建築看個過； 

出得教堂入故宮，宮舍寬廣園景優； 

巨型真珠大鑽石，昔屬皇室今公有。 

 
巴拿馬運河 

一河繫兩洋，閘門控航向； 

巨輪七萬噸，來往均順暢； 

開河工程巨，蚊瘧極囂張； 

前後廾餘年，萬餘病損殤； 

法國工匠仆，美國續增強； 

功成助美洲，軍事工商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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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雋同 馮瀚緯 

 
我與雋同並不挺熟，但一次交談卻讓我印

象深刻： 

多年前有回我向許多朋友介紹中日戰爭
歷史真相維護的說明會，並邀請大家參加。雋
同在座，突然冒出一句話：中國人要自己先爭
氣！我辦了幾次中日史實講座，這一直是個人
訴求的重點。人不自重又何求人重之？自己冷
漠，又如何求別人關心？當時聽了雋同所說，
蠻是激動，霎那間，突覺一念相通。 

二零零零年秋，我為康谷華協舉才，很冒
昧的打電話邀請雋同擔任榮譽理事，本以為一
向行事低調，不喜露面的他會回絕，但當我解

釋以後，卻爽快的一口答應。往後只要有事，
從不缺席。 

我識雋同不深，總覺得他與一般人不太相
同。在給人寡言固執剛性的感覺背面，我一直
認為他是個直率、感性與熱血的真性情人。發
言雖少，但言簡意賅。少上臺面，卻履行公益
不歇。當今小人充斥，不以諂媚為恥；鄉愿橫
行，在在自利為先。看世間人事，愈顯雋同至
性的可貴。 

我很高興自己曾有過這位淡淡君子交的
朋友，這段過去，彌足珍惜。 

 
 

 
 
 
 
 
 
 
 
 
 
 
 
 

雋同兄千古 
 

雋永旅遊詩  如今更從何處讀

同遊數十載  魂西歸來憶千橡

弟張炳南敬輓 

 
雋同吾兄千古 

 
雋智超人  推心置腹  總角結交成莫逆

同窗三載  緣結一生  白首噙淚懷斯人

心得、立青再拜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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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雋同兄 

於兄相交數十載，從未見兄疾言厲色，總是溫文儒雅，謙恭待人，因此心中常

以兄為待人接物的榜樣。每次結伴出遊，兄都為大家作周祥的準備，上網查詢

目的地之天氣、景點，告訴大家該帶的物品，有時甚至預學當地方言，作為與

土著交談用。因此與兄同遊不覺旅途勞頓，充滿遊山玩水的樂趣。我們先後與

兄同遊了阿拉斯加、加拿大洛磯山脈、南美阿馬森叢林、中美巴拿馬運河、北

歐丹麥、瑞典、芬蘭、俄國、中國黃山、武夷山、雲南大理、麗江、瀘沽湖，

西歐葡萄牙、西班牙、澳洲、紐西蘭，以及最後一次的東歐之旅，每次旅遊均

充滿了快樂。萬萬沒想到這最後東歐之旅的最後一站布達佩斯，竟成為你與大

家的訣別之地。兄於途中雖偶染感冒，但經過大約一週的沿途調養，體力已經

恢復，並以參加當天多瑙河上的遊河及午餐，午餐時還為大家攝影留念。晚上

大家去歌劇院欣賞蝴蝶夫人，兄嫂則留在旅館休息。不料當我等劇終回旅館休

息時，卻聽到了難以使人相信的噩耗，我則與內人及黃醫生兄嫂急忙趕往醫院。

當黃醫生與我進入加護病房，第一眼看到兄安祥的躺在病床上，身上覆著白色

床單，頭部露在外面，覆在頸部的白床單上有一塊殷紅的血跡，據醫生說救護

車送到醫院時，呼吸不通做了切喉通管的手術。當時我手摸兄露在床單外的雙

腳，尚有餘溫，再看兄之遺容，甚為安祥，大概臨終未覺痛苦。唉！逝者已矣

叫生者情何以堪。當時愛華嫂抱著你大働，口中叫著「你去了，丟下我一個怎

麼辦？」，我唯有陪著垂淚安慰而已。最後愛華嫂吻著你作最後的訣別，我即將

白床單拉上蓋著你的臉。雋同兄，今天愛華嫂把你的靈灰安葬在你的住家附近，

以便日後你的子孫常來掃墓。兄安息吧！尚饗！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弟張炳南敬奠 

 

 


